
C2 文匯副刊采風
傳真：2873 2453 電郵：feature@wenweipo.com 本版逢周一至五刊出

方寸
不亂
方 芳

早
上
看
報
，
佔
領
者
在
金
鐘
設﹁
長
矛

竹
枝
陣﹂
和
銅
鑼
灣
的﹁
石
屎
躉﹂
，
午

間
新
聞
警
方
以
迅
雷
不
及
掩
耳
之
勢
，
大

破
長
矛
陣
，
敲
碎
石
屎
躉
，
朋
友
幽
默

說
，﹁
搭
棚
業
不
愁
沒
有
接
班
人
，
搭

棚
、
拆
棚
效
率
奇
高
，
香
港
建
造
業
可
望
興
旺

發
達﹂
；
然
而
晚
上
又
傳
來
龍
和
道
激
戰
的
緊

張
局
面
…
…
，
香
港
警
察
辛
苦
了
。

住
在
遠
郊
的
朋
友
，
工
作
地
點
也
在
郊
區
，

根
本
不
需
踏
足
市
區
，
他
說
，
在
那
遙
遠
的
地

方
，
天
天
看﹁
佔
中﹂
新
聞
，
感
覺
就
像
看

﹁
外
國
新
聞﹂
一
樣
；
住
在
離
島
的
朋
友
，
享

受
難
得
的
安
寧
，
為
安
居
離
島
而
慶
幸
。

住
在
港
島
區
的
我
們
可
苦
了
，
家
人
每
天

都
要
到
旺
角
上
班
，
很
多
事
務
要
往
中
環
和

銅
鑼
灣
辦
理
，
住
區
又
沒
有
港
鐵
，
過
去
一

周
，
只
能
駕
車
上
下
班
，
塞
車
、
轉
車
接
駁

港
鐵
少
不
免
。
三
大﹁
佔
領
區﹂
就
在
我
們
的
生
活
範

圍
之
內
，
無
論
解
封
通
車
，
道
路
激
戰
，
都
牽
動
我
們
的

神
經
。

然
而
，
太
陽
每
天
升
起
，
日
子
如
常
過
，
香
港
人
適
應
力

強
，
不
會
被
一
些
暫
時
的
混
亂
，
搞
混
了
自
己
的
日
常
生

活
。
交
通
帶
來
一
點
阻
滯
，
我
們
還
不
是
最
苦
的
。﹁
佔

中﹂
持
續
，
最
苦
的
應
是
飲
食
業
，
有
調
查
指
，
三
大
佔
領

區
受
影
響
食
肆
中
，
三
成
要
迫
員
工
放
假
，
一
成
半
要
暫
停

營
業
，
有
些
酒
席
被
取
消
，
酒
樓
損
失
數
百
萬
。

旺
角
登
打
士
街
一
間
開
舖
半
年
的
藥
房
，
地
舖
加
樓
上

兩
層
，
很
大
的
氣
魄
，
還
來
不
及
去
幫
襯
，
最
近
竟
結
業

了
。
大
半
年
前
，
旺
角
還
是﹁
自
由
行﹂
的
天
下
，
大
喼

小
喼
人
來
人
往
，
藥
房
賺
錢
容
易
，
就
是
想
不
到
，﹁
自

由
行﹂
形
勢
，
半
年
間
急
轉
直
下
，
可
見
做
生
意
，
時
機

說
變
就
變
，
加
上
人
為
混
亂
局
面
，
小
商
戶
何
堪
一
擊
？

過
去
大
半
個
月
，
大
家
都
為
政
見
不
同
而
對
駡
，
現
在

似
乎
平
靜
了
不
少
，
相
駡
過
的
朋
友
、
家
人
都
心
平
氣
和

了
，
就
是
因
為﹁
佔
領﹂
的
亂
局
，
大
家
都
嚐
到
了
苦

頭
，﹁
佔
領﹂
行
動
的
背
後
，
資
料
越
揭
越
多
。
很
認
同

前
輩
說
，
大
亂
之
後
，
必
有
大
治
，
這
是
歷
史
的
規
律
。

明
日
之
後
，
就
是
重
建
之
路
。

明日之後

︽
黃
金
時
代
︾
中
，
蕭
紅
不
斷
重
複
一
句

話
：﹁
只
想
找
一
個
可
以
寫
作
的
地
方﹂
，
她

想
找
的
這
個
地
方
不
是
別
處
，
就
是
我
們
身
處

的
香
港
。
蕭
紅
短
暫
的
一
生
只
有
三
十
一
年
，

寫
了
七
十
多
萬
字
，
其
中
近
三
十
萬
字
，
近
乎

一
半
是
在
香
港
寫
成
的
。
蕭
紅
一
生
漂
泊
，
出
生
在

東
北
，
到
過
北
京
、
上
海
、
青
島
，
去
過
日
本
，
後

來
因
為
戰
亂
，
輾
轉
西
安
、
武
漢
、
重
慶
，
一
路
逃

難
，
日
軍
攻
陷
西
南
，
有
人
提
議
她
，
不
如
和
丁
玲

一
起
去
延
安
，
她
想
了
想
說
：﹁
只
想
找
一
個
可
以

寫
作
的
地
方
。﹂
她
選
擇
了
香
港
，
在
香
港
寫
出
她

最
重
要
的
作
品
︽
呼
蘭
河
傳
︾
︽
馬
伯
樂
︾
。
彌
留

時
，
她
說
，﹁
只
想
和
藍
天
大
海
作
伴
…
…﹂
於
是

靜
靜
地
躺
在
美
麗
的
淺
水
灣
，
七
十
多
年
過
去
，
沒

受
過
任
何
騷
擾
，
真
是
選
對
了
地
方
。

香
港
真
是
創
作
者
可
以
安
心
寫
作
的
地
方
？

龍
應
台
，
被
譽
為
華
人
最
犀
利
的
一
枝
筆
。
為
了

有
一
個
可
以
寫
作
的
地
方
，
有
最
多
的
時
間
和
自

由
，
香
港
大
學
為
她
爭
取
到
孔
梁
巧
玲
女
士
的
資
金

支
持
，
創
造
了
一
個﹁
傑
出
人
文
學
者﹂
的
教
授
席

位
，
在
港
大
成
立
了﹁
龍
應
台
寫
作
室﹂
。
寫
作
室

建
立
在
港
大
內
的
柏
立
基
學
院
，
開
門
見
山
，
推
窗

是
海
，
耳
聽
杜
鵑
啼
芭
蕉
雨
，
天
上
有
麻
鷹
飛
，
地
下
有
松
鼠

跑
。
龍
應
台
更
看
重
的
是
，﹁
這
裡
是
當
年
朱
光
潛
散
步
，
張

愛
玲
聽
雨
，
胡
適
之
發
現
香
港
夜
景
璀
璨
驚
人
的
同
一
地

點﹂
。
她
的
助
理
都
是
兢
兢
業
業
的
香
港
年
輕
人
，
從
香
港
大

學
到
所
有
機
構
，
傾
力
提
供
支
持
。
龍
應
台
的
重
要
作
品
誕
生

於
香
港
，
︽
香
港
筆
記
沙
灣
徑
25
號
︾
︽
一
九
四
九
大
江
大

海
︾
。

董
橋
說
：﹁
龍
應
台
彷
彿
五
十
多
年
前
流
亡
南
下
的
讀
書

人
，
香
港
彷
彿
亮
着
風
燈
的
客
棧
：
一
壁
爐
火
，
半
盞
冷
酒
，

一
頓
粗
飯
，
一
床
久
違
的
溫
暖
。﹂
這
富
有
詩
意
的
句
子
中
所

指
的
多
年
前
，
是
指
中
國
的
上
世
紀
三
、
四
十
年
代
，
皖
南
事

變
後
，
內
地
大
批
讀
書
人
無
法
正
常
寫
作
生
活
，
神
州
大
地
已

放
不
下
一
張
平
靜
的
書
桌
，
他
們
輾
轉
流
亡
到
了
相
對
和
平
安

定
的
香
港
，
繼
續
他
們
的
文
學
、
寫
作
、
電
影
和
出
版
事
業
，

養
家
育
子
休
養
生
息
，
香
港
許
多
地
方
都
留
下
他
們
的
足
跡
。

一
九
四
二
年
聖
誕
，
香
港
淪
陷
，
一
張
名
單
落
在
日
本
駐
軍
司

令
手
上
，
上
面
寫
的
是
茅
盾
、
何
香
凝
、
柳
亞
子
、
鄒
韜
奮
、

蔡
楚
生
…
…
一
個
個
大
名
鼎
鼎
，
有
數
百
名
之
多
，
日
軍
也
知

道
他
們
的
分
量
，
封
鎖
港
九
實
行
宵
禁
，
挨
家
挨
戶
大
肆
搜

捕
，
限
令
前
往
日
本
軍
部
報
到
，
否
則
格
殺
勿
論
。
文
人
是
有

骨
氣
的
，
寧
死
不
為
侵
略
者
效
勞
，
香
港
人
冒
着
生
命
危
險
，

挽
救
這
一
大
批
滯
留
在
香
港
的
文
化
人
士
逃
離
險
境
。

為
什
麼
遠
有
蕭
紅
、
文
化
精
英
，
近
有
龍
應
台
，
眾
多
文
化

人
選
擇
來
香
港
寫
作
，
這
應
該
值
得
香
港
人
自
豪
，
也
值
得
思

考
。香

港
要
安
定
，
香
港
不
能
亂
，
除
了
它
應
有
的
金
融
大
都
會

的
富
裕
繁
華
，
還
要
像
蕭
紅
說
的
，
是﹁
一
塊
可
以
寫
作
的
地

方
。﹂

可以寫作的地方

說
林
鳳
，
相
信
八
零
後
的
港
人
大

多
不
識
，
但
七
零
後
可
能
透
過
那
些

年
無
綫
及
亞
視
粵
語
長
片
不
斷
播

放
，
都
應
該
知
道
這
名
上
世
紀
五
、

六
十
年
代
電
影
世
界
裡
的
玉
女
掌
門

人
。作

為
上
世
紀
六
十
年
代
成
長
一
族
，
或

多
或
少
都
曾
經
到
戲
院
看
過
林
鳳
的
戲
，

甚
至
看
過
當
年
她
為
自
己
開
設
的﹁
玉

鳳﹂
時
裝
公
司
，
差
不
多
每
天
隨
︽
銀
燈

日
報
︾
派
送
的
時
裝
造
像
明
信
片
。

所
以
林
鳳
的
印
象
便
是
玉
女
、
時
尚
！

回
憶
昔
日
明
星
，
不
少
當
年
時
尚
人
物

都
盛
讚
林
鳳
清
麗
脫
俗
，
衣
着
清
新
可

人
，
活
脫
脫
便
是
老
日
子
裡
美
國

︽V
ogue

︾
或
法
國
︽Elle

︾
的
時
裝

相
。林

鳳
就
似
東
方
版
本
的
慧
雲
．
李
，
電

影
歷
史
至
賣
座
︽
亂
世
佳
人
︾
裡
面
的
主

角Scarlet

；
明
眸
皓
齒
，
時
嬌
時
嗔
。

林
鳳
予
我
最
深
刻
的
印
象
？

莫
過
於
載
歌
載
舞
演
繹
︽
榴
槤
飄

香
︾
，
這
套
當
年
邵
氏
粵
片
組
頗
受
歡
迎
，
由
十
七

歲
當
家
花
旦
林
鳳
主
演
的
電
影
其
實
未
看
過
，
那
歌

印
象
倒
十
分
深
刻
，
雖
然
有
說
另
有
幕
後
代
唱
，
如

若
幕
前
沒
有
林
鳳
撐
場
，
那
效
果
怎
會
一
樣
？

最
近
在Y

outube

看
到
，
更
肯
定
︽
榴
槤
飄
香
︾

的
成
功
絕
對
是
玉
女
掌
門
人
功
力
。

林
鳳
風
華
正
茂
嫁
入
豪
門
︵
周
啓
邦
夫
人
譚
月
清

之
兄
嫂
︶
，
聽
聞
年
紀
稍
長
，
為
保
一
代
絕
色
，
不

惜
人
工
整
容
，
手
術
失
敗
難
以
接
受
而
自
殺
身
亡
。

消
息
傳
來
，
自
己
在
温
哥
華
，
與
好
友
及
他
正
在
温

巿
獻
藝
的
母
親
；
著
名
花
旦
鳳
凰
女
並
同
台
演
出
的

著
名
藝
人
麥
炳
榮
、
梁
醒
波
同
台
晚
宴
。
女
姐
與
林

鳳
分
屬
當
年
一
級
女
星
、
花
旦
們
結
拜﹁
八
牡
丹﹂

姊
妹
，
不
勝
唏
噓
，
眾
人
皆
與
一
代
玉
女
結
片
緣
，

紛
紛
回
憶
舊
事
，
益
了
我
的
耳
朵
！

林鳳，紅顏薄命
此山
中

鄧達智

朋
友
尋
人
。
事
緣
許
久
未
聚

的
老
友
們
相
約
晚
飯
，
十
個
人

就
只
欠
其
中
一
個
未
見
回
覆
。

她
沒
耐
性
等
了
，
於
是
翻
箱
底

找
出
這
個
人
青
年
時
代
的
照

片
，
放
到
網
上
說
：﹁
此
人
從
不
覆

電
郵
，
大
家
知
道
他
的
下
落
嗎
？﹂

此
舉
果
然
有
效
，
失
蹤
者
急
急
自

首
，
說﹁
我
在
這
裡
，
我
可
以
晚

飯
！﹂字

裡
行
間
感
覺
到
一
陣
恐
慌
，
這

是
絕
對
可
以
明
白
的
。
他
現
在
不
過

六
十
，
但
已
老
掉
大
牙
，
頭
上
沒
有

半
絲
毛
髮
，
且
走
路
像
個
駝
子
，
似

乎
已
為
自
己
的
人
生
付
上
不
少
代

價
。
上
載
到
網
上
的
照
片
，
見
一
個

頭
髮
濃
黑
有
密
麻
鬍
子
的
硬
漢
，
帶

着
大
學
同
學
上
山
紮
營
，
並
手
抱
結

他
在
唱
營
火
。
他
眼
望
遠
方
，
一
副

遠
大
志
氣
的
神
情
；
圖
片
提
醒
了
所

有
認
識
他
的
友
人
，
他
是
如
何
雄
心

壯
志
；
大
家
又
曾
如
何
對
他
寄
予
厚
望
。

難
怪
他
投
降
了
，
看
見
自
己
廿
多
歲
的
照
片

便
雙
腳
發
麻
，
快
快
報
上
名
來
，
可
恨
是
不
能

刪
掉
圖
片
，
更
不
能
告
別
老
友
︵
他
們
是
他
最

珍
貴
的
財
富
與
生
命
資
源
︶
。
他
未
幾
收
到
了

所
有
人
的
回
應
：﹁
天
，
我
幾
乎
忘
了
他
的
模

樣
！﹂
；﹁
噢
，
我
很
想
念
那
時
的
您
，
還
有

那
些
好
日
子
！﹂
；﹁
生
命
發
生
甚
麼
事

了﹂
；﹁
哭
笑
不
得
…
…
。﹂
他
也
幽
幽
地
寫

上
：﹁
我
也
很
懷
念
我
自
己
…
…
。﹂

時
間
是
個
有
小
學
和
大
學
同
學
的
殺
手
，
且

殺
人
不
見
血
。
我
們
無
論
變
得
更
好
或
更
壞
，

生
活
的
志
氣
也
要
堅
定
不
移
。
這
個
備
受
嘲
弄

的
男
人
其
實
心
裡
暢
快
，
因
為
還
有
人
有
他
的

照
片
，
還
有
那
麼
多
人
愛
護
他
，
要
他
佔
友
誼

的
一
席
。
他
的
價
值
被
承
認
，
且
跟
他
人
的
生

命
結
成
了
堅
固
的
環
。
聽
那
些
尖
叫
聲
和
歡
呼

聲
，
甚
至
謔
笑
，
都
是
興
頭
。

時間殺手 翠袖
乾坤
文潔華

南
美
洲
和
非
洲
在
古
代
是
聯
合
在
一
起
的
。
又
稱﹁
南
方

古
陸﹂
、
或﹁
岡
瓦
納
大
陸﹂
。﹁
岡
瓦
納﹂
是
印
度
中
東

部
的
一
個
地
名
，﹁
岡
瓦
納
古
陸﹂
的
範
圍
包
括
了
現
代
的

南
美
洲
、
非
洲
、
南
極
洲
、
澳
大
利
亞
以
及
印
度
半
島
和
阿

拉
伯
半
島
，
有
人
認
為
還
包
括
中
南
歐
和
中
國
的
喜
馬
拉
雅

山
等
地
區
。
聯
合
在
一
起
的
證
據
，
是
大
陸
邊
緣
的
拼
合
，
其

地
質
之
情
況
，
幾
乎
是
吻
合
的
。
啟
發
大
陸
漂
移
設
想
的
重
要

事
實
之
一
無
疑
是
南
美
洲
的
東
海
岸
與
非
洲
的
西
海
岸
的
地
質

的
相
似
性
。
地
球
有
百
分
之
七
十
一
的
表
面
被
海
水
覆
蓋
，
但

絕
大
部
分
的
海
床
地
形
和
結
構
一
直
成
謎
。
科
學
家
近
日
在

︽
科
學
︾
期
刊
發
表
研
究
報
告
，
利
用
人
造
衛
星
探
測
海
底
地

勢
及
地
殼
結
構
，
製
成
海
底
地
形
圖
，
詳
細
顯
示
海
底
下
數
以

千
計
的
山
脈
，
當
中
位
處
墨
西
哥
灣
和
南
大
西
洋
海
底
的
山
脊

更
長
達
數
百
公
里
。

新
發
現
的
兩
個
巨
型
山
脊
，
是
當
地
球
板
塊
移
開
、
岩
漿
湧

上
地
殼
表
面
時
形
成
。
墨
西
哥
灣
海
底
的
山
脊
是
於
一
點
五
億

年
前
火
山
爆
發
形
成
，
長
度
與
美
國
得
州
的
闊
度
相
若
；
非
洲

安
哥
拉
對
出
南
大
西
洋
海
底
的
山
脊
延
綿
八
百
公
里
，
是
早
於

南
美
洲
與
非
洲
分
離
時
形
成
。
古
代
陸
地
的
板
塊
被
拉
開
了
，

變
成
海
洋
，
結
果
海
底
下
熾
熱
的
岩
漿
噴
發
出
來
，
形
成
了
山

脈
，
有
機
會
在
海
底
形
成
黃
金
、
銀
、
銅
、
鐵
的
礦
產
資
源
，

也
有
機
會
形
成
鑽
石
。

專
家
指
出
，
新
海
圖
採
用
的
地
引
力
模
型
準
確
程
度
較
一
九

九
七
年
的
上
一
個
板
塊
版
本
舊
海
圖
高
出
一
倍
。
海
圖
中
的
地

貌
資
料
，
除
了
有
助
漁
業
管
理
及
海
洋
生
態
保
育
，
研
究
海
流

變
化
，
亦
能
用
於
軍
事
及
鑽
探
原
油
蘊
藏
。

現
在
全
世
界
已
有
一
百
多
個
國
家
和
地
區
在
近
海
進
行
油
氣

勘
探
，
四
十
多
個
國
家
和
地
區
在
一
百
五
十
多
個
海
上
油
氣
田

進
行
開
採
，
海
上
原
油
產
量
逐
日
增
加
，
日
產
量
已
超
過
一
百

萬
噸
，
約
佔
世
界
石
油
總
產
量
的
四
分
之
一
。

墨
西
哥
灣
為
世
界
上
最
早
進
行
海
洋
石
油
勘
探
和
開
採
的
地

區
之
一
，
一
九
三
八
年
美
國
在
離
海
岸
二
點
四
公
里
鑿
開
了
第

一
口
油
井
。
一
九
四
七
年
十
一
月
在
離
海
岸
十
九
公
里
處
發
現

大
油
田
，
現
為
世
界
第
二
大
海
洋
石
油
產
區
，
鑽
探
和
開
採
設

備
則
居
於
世
界
首
位
。
近
年
來
鑽
探
活
動
已
向
深
水
區
推
進
，

在
深
海
平
原
鹽
丘
中
發
現
了
油
、
氣
儲
藏
。
海
底
下
面
，
還
有

豐
富
的
可
燃
冰
塊
，
最
新
的
研
究
結
果
顯
示
，
目
前
世
界
上
海
底
可
燃
冰
已

發
現
的
主
要
分
佈
區
是
大
西
洋
海
域
的
墨
西
哥
灣
、
加
勒
比
海
、
南
美
東
部

陸
緣
、
非
洲
西
部
陸
緣
和
美
國
東
海
岸
外
的
布
萊
克
海
台
等
。

古代大陸的海溝山脈或存在豐富礦藏

雙城
記

何冀平

古今
談

范 舉

古代的秤十六両為一斤。上面的秤星，有七顆
代表北斗七星，有六顆代表南斗六星，還有三顆
比較有意思，挺有深意，分別代表福、祿、壽。
稱量物品時，少一両缺福；少二両不僅缺福，還
缺祿；少三両，那就代表稱秤那人福祿壽都缺。
現在的秤，不管是桿秤、磅秤、地秤、台秤，
一般都是十両為一斤的。多數都不在有秤星和秤
砣，有些用刻度表示，有些則是直接用電子屏顯
示。那種有秤星和秤砣的秤，我小時候見過，至
今不太會認。至於「福」「祿」「壽」的寓意，
知道的人也越來越少。
以前到集市上趕集，經常見到有秤星的秤。怕
賣東西的人稱秤時短斤少両，雖然確實不認識，
我還是會裝模作樣湊到秤前看看。可看歸看，除
了看到秤桿子是高是低外，那些星代表的是幾斤
幾両，其實真不太清楚。賣東西的人常扯着嗓子
喊，「看看這秤，不準你瘸斷我秤桿子」。被瘸
斷（折斷）秤桿子的商販，不是沒有。有的是秤
不準，有的是秤準但人為壓秤，還有的是在秤砣
上做了手腳，比如在秤砣上吸塊小磁石什麼的。
秤本來是稱量東西的，它在某個方面、某種程
度上是一個標尺。只要秤本身是準確無誤的，稱
秤的人又公平公正不做什麼手腳，不管多少東
西，孰輕孰重，幾斤幾両，拿過來過過秤就知道
了。
我要說的秤，是桿沒有天樞、天璇、天璣、天
權、玉衡、開陽、搖光、天府、天梁、天機、天
同、天相、七殺、福、祿、壽這些北斗七星、南
斗六星等寓意的，是一桿沒有形狀的無形的秤。
它不能拿出來稱量物體，卻能稱量人間世事。它
是一桿能夠像普通秤稱量重物那樣稱量萬事萬物
的公平公正的心秤。
心秤無形，缺斤少両很難察覺。邪惡的人，利

用它的這一特點，一再偏袒邪惡；貪婪的人，利
用它的這一特點，一再掩護貪婪；污穢的人，利
用它的這一特點，暗中玷污純潔；而正直的人，
則拿起它的這一特點，時刻堅守着正直。
我有一個朋友，在一家國營企業任職。他原本
是技術部經理，因為為人耿直，不善於阿諛逢
迎，雖然技術過硬，卻搞不好和上級的關係，遞
了幾次請辭申請，終於被董事長調離崗位，去了
銷售部。銷售部八個人，經理是個五十多歲的女
人。由於技術部負責採購資料歸檔的那位職工辭
職，朋友一進去就接了一大攤子活，說不上欺負
新人，只能算正好補缺，順便多加了點活。
朋友說他與銷售部經理原本認識，談不上交情
多深，卻也算熟悉。以往感覺這人資格比較老，
處事很有一套，為人還不錯。到了銷售部後，才
深感識人不深，在她手下工作危機四伏。銷售部
有很多與金錢打交道的交易，我朋友負責賬務，
一開始很認真，因為賬務與實物對不上號的話，
就算本單位財務和高層不查，上級來檢查時一定
會出漏洞。出了差錯，他肯定第一個難逃干係。
朋友不懂內情，整理賬務時向經理質疑。
經理一聽就火了，強硬無比告訴朋友，他的所
有賬務，必須依照經理給出的數據去逐項整理。
她說一就是一，說二就是二，他被經理告知，分
內的工作是整理賬務，沒有質疑的資格。朋友不
太願意招惹是非，既然不讓問，他就不再問。
朋友在技術部當經理的時候，感覺銷售部經理
資歷深，待人處事非常穩重，常見她在領導面前
直言不諱，很是敬重她。沒想到她對待部門裡的
下屬，完全是另一種態度。部門裡的工作，她悉
數劃分給其他人，自己清閒着呢。朋友是學計算
機專業的，想考等級證。在技術部當經理時工作
壓力大，一心撲在工作上，沒時間準備。不當經

理了，本以為可以抽空學習學習理論知識，卻被
銷售部經理折騰得心力憔悴。朋友是銷售部唯一
一個男士，有什麼亂七八糟的活，別人不願幹的
活，經理第一個想到他。部門裡一旦出了什麼麻
煩，本該整個部門承擔的，經理也一準推給他。
經常是處理完一件事，剛坐下拿起課本一頁沒看
完，經理就又派他出發。朋友曾跟我說，經理好
像是在故意消遣他，給他小鞋穿。
朋友心中有一桿秤，這秤就如朋友一般，是一

桿正直的公正的秤。朋友說他們經理經常讓他修
改進出貨數量，這是違背朋友處事原則的，也是
企業不允許的，但銷售部經理是企業裡的元老級
人物，與董事長關係較好，朋友雖然耿直，卻也
還懂得「人在屋簷下，不得不低頭」的道理，多
數情況下都違心修改了。
修改進出貨物數量意味着什麼，朋友心知肚

明，部門裡的那位候補經理更清楚。朋友的為難
她自然看在眼裡記在心裡。候補經理是個和經理
一樣有心計的人，從朋友進銷售部那天起，明裡
暗裡受了她不少排擠。比如發零食，部裡其他人
都有，唯獨不給朋友。再比如聚會，其他人都邀
請，依舊不請朋友。理由：男士不吃零食，姐妹
們聚會不請男士。
朋友後悔說，當初不該請辭經理一職，更不該
接受到銷售部工作的調遣。銷售部雖然只有七八
個人，表面上風平浪靜，卻是一個非常複雜暗流
湧動的小集體。經理太自私，拿了大量回扣，還
悄悄抽走部分公款填進自己腰包。而所有賬務，
還得朋友費心勞神整理，還裡外不討好，咋說咋
不對。那位候補經理，由於有高層授意下任經理
非她莫屬，也時常對朋友指手畫腳的，儼然已是
部門的新頭頭！朋友向我訴苦說，讓他做違背良
心有損公正的事，比罵他一頓、揍他一頓還難
受。他無心當什麼經理，卻被候補經理視為敵人
一再排擠，更是令他苦不堪言。而憤而辭職，又
受很多事情牽絆，一時難以抉擇。
古代的秤上，有福祿壽星這個眾人皆知的寓意
在，在一定程度上約束着想動用歪心思的人，必

須公正使用手中的秤。
人們心中的秤，不僅沒有秤星、秤砣和秤桿，
還無形無色。這樣一桿難於監督的秤，能否公正
稱量，別人很難一眼看穿。在誘人的私利和無窮
的貪慾面前，仍像我朋友這樣堅持着苦苦掙扎的
人，到底還有多少？到底能堅持多久？怕無人能
答。
法律雖完善，違法犯法的人依然有；道德有標
準，缺德無德之人照樣在。一桿駐守在心中沒有
北斗七星、南斗六星和福祿壽寓意的秤，能稱量
出多少公平和公正？這個問題，只能自己回答，
其他人做不了主！
只要人人渴望有一桿公正的秤，你一桿，我一
桿，走着走着，公正就能匯成一處處江河湖海，
不公正自然就會被埋入水底，露不得頭，也脫不
了身！
公正和被公正，不公正和被不公正，離我們其

實一點都不遠，就在彼此心裡！就在彼此身邊！
正如我的朋友，還有那位銷售部經理，以及整個
銷售部、國企。

秤

百
家
廊

袁

星

為
何
我
會
那
麼
渴
望
看
音
樂
劇
︽
貝
隆
夫

人
︾
？
這
可
要
追
溯
到
當
年
我
在
三
藩
市
唸
戲

劇
的
一
段
故
事
了
。
那
年
，
我
剛
抵
步
翌
天
便

開
始
上
課
，
其
中
修
讀
的
一
科
是
燈
光
設
計
，

需
要
到
劇
院
實
習
。
戲
劇
學
院
在
那
個
學
期
上

演
︽
貝
︾
劇
，
我
每
天
下
課
便
到
劇
院
去
。
我
和
四

名
美
國
同
學
每
晚
躲
在
那
個
沒
有
座
位
、
僅
夠
我
們

轉
身
的
燈
光
廂
內
，
一
直
呆
至
晚
上
十
一
時
。
我
曾

多
次
抱
怨
到
底
我
從
千
里
以
外
來
到
美
國
是
否
就
是

為
了
這
個
音
樂
劇
按
燈
掣
。
綵
排
初
、
中
期
，
我
們

大
部
分
時
間
只
有
等
待
的
份
兒
。
等
待
時
，
我
們
互

相
靠
着
席
地
而
坐
。
我
充
分
發
揮
香
港
人
的
進
取
精

神
，
抓
緊
機
會
向
他
們
學
習
英
文
，
當
年
我
的
一
口

美
國
口
音
英
語
便
是
在
那
段
時
間
練
成
的
。

燈
光
廂
在
台
右
之
上
，
有
時
我
們
在
空
閒
時
悄
悄

地
探
頭
往
下
望
，
卻
只
能
看
到
小
部
分
的
舞
台
，
僅

看
到
全
劇
很
小
部
分
的
演
出
。
中
期
之
後
，
我
卻
每

晚
從
頭
至
尾
聽
畢
全
劇
。
所
以
︽
貝
︾
劇
對
我
來
說

是
最
奇
特
的
：
它
是
我
名
副
其
實
耳
熟
能
詳
的
音
樂

劇
，
但
我
卻
從
未
看
過
它
的
舞
台
製
作
。
我
在
劇
院

內
足
足
陪
伴
它
一
整
個
月
，
可
是
除
了
燈
光
師
和
那

四
名
同
學
之
外
，
沒
有
太
多
人
知
道
有
一
名
小
小
的

亞
洲
女
生
抵
達
美
國
的
第
一
個
月
的
每
個
晚
上
竟
然

被
關
在
那
個
擠
迫
的
燈
光
廂
內
。
在
我
生
命
中
，

︽
貝
︾
劇
是
那
麼
熟
悉
，
卻
又
那
麼
陌
生
；
是
幾
乎

觸
手
可
及
，
卻
又
咫
尺
天
涯
；
是
實
實
在
在
在
舞
台

上
存
在
過
，
卻
又
只
在
我
的
幻
想
中
存
活
下
來
。

就
是
這
樣
，
這
些
年
來
，
︽
貝
︾
劇
一
直
在
我
心
中
縈
繞

着
。
我
從
來
沒
有
跟
它
見
過
面
，
但
它
在
我
心
中
卻
始
終
佔
着

一
個
異
常
特
殊
的
位
置
，
很
有
︽
蝶
影
紅
梨
記
︾
的
趙
汝
州
和

謝
素
秋
之
戀
的
迷
離
。

一
九
九
七
年
初
，
阿
倫
柏
加
導
演
的
電
影
︽
貝
隆
夫
人
︾
在

美
國
率
先
上
演
，
我
急
不
及
待
地
趁
着
在
佛
羅
里
達
州
旅
遊
時

先
賭
為
快
。
片
中
飾
演
貝
隆
夫
人
一
角
的
是
麥
當
娜
，
貝
隆
將

軍
是
英
國
老
牌
演
員Jonathan

Pryce

，
而C

he

則
由
荷
里
活

的
拉
丁
情
人
安
東
尼
奧
班
特
拉
斯
飾
演
。
這
個
黃
金
陣
容
令
我

興
奮
了
好
一
陣
子
，
看
了
電
影
後
再
買
影
碟
，
至
今
仍
不
時
重

看
。
雖
然
它
不
是
舞
台
演
出
，
但
卻
能
更
細
緻
地
呈
現
故
事
的

張
力
。
首
場
貝
隆
夫
人
的
喪
禮
場
面
恍
如
戴
安
娜
皇
妃
在
該
年

舉
殯
的
儀
式
的
預
演
。

十
八
年
又
過
去
了
，
沒
想
到
我
要
到
今
年
才
看
到
︽
貝
︾
劇

在
舞
台
上
的
真
面
目
。
雖
然
倫
敦
的
版
本
與
當
年
學
校
的
製
作

是
兩
碼
子
的
事
情
，
但
我
卻
好
像
首
次
約
會
通
訊
多
年
筆
友
一

樣
，
為
擔
心
他
的
廬
山
真
貌
能
否
盛
載
得
起
我
多
年
來
把
他
埋

藏
於
心
間
一
角
的
累
積
情
感
而
忐
忑
，
更
緬
懷
一
段
早
已
流
逝

的
青
葱
歲
月
。

我與《貝隆夫人》的情緣 演藝
蝶影
小 蝶

■責任編輯：張旭婕 2014年10月17日（星期五）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1957年邵氏電影公司旗
下《南國電影》介紹 17歲
林鳳之造像。 作者提供圖片


